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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西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射向大

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郭家龙就已经爬

上了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附近的最高处。

“太阳没升起前，光线是最柔和的。”为了获得

珍贵的影像资料，郭家龙前一晚专门住在了考古

工地。

水洞沟遗址有考古工作者造访的历史百年可

溯。

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在

去往内蒙古鄂尔多斯调查研究古生物的途中，偶

然发现了这里蕴藏的大量旧石器、动物骨骼化石

等。他们便留下来，进行了为期 12 天的考古发

掘。

这次偶遇让水洞沟遗址横空出世，成为我国

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曲，从而纠正了“中国没有旧

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

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 6次大

规模的发掘，发现 12个旧石器遗址点，构成了分

布于边沟河两岸的遗址群。古人类在这里留下了

大量石器、骨器、装饰品、动物骨骼化石、火塘等数

以万计的遗物、遗迹。

距今4万年至1万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水洞沟

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百年来，其神秘面纱

正被徐徐揭开。

读一本“地书”

驱车出银川，一路向东。

黄河贯穿平原，奔流不息；沙漠覆盖大地，绵

延不绝。到了灵武市临河镇，水洞沟遗址就在眼

前。

人类起源于何地，又是如何在世界留存脚印

的？这是考古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

“考古工作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是发掘研

究深厚地层里的遗物和遗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口店国际古

人类研究中心主任高星说，“我们把这称之为‘地

书’。”

层层叠叠的地层是一张张“书页”，而地层里

的遗物和遗迹，则是书写远古历史的“文字”。

“通过解读这些‘文字’，我们对水洞沟人的生

产、生活、行为方式有了一定认识，也知道了他们

当时面临怎样的资源环境条件。”高星说。

北京人、蓝田人、山顶洞人，很多人通过中学

历史课本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然而，关于水洞沟

人，见不到只言片语。

“在大学的专业课上却不是这样。”宁夏考古

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李昱龙，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从本科一路读到了博士。站在专业角度，他

强调，水洞沟人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个群体。

走进遗址公园，一块硕大的石头上，“中国史

前考古的发祥地”字样赫然在目。

水洞沟遗址的芳容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就打消了对于中国是否有旧石器文明的质疑。

1923年的那次发掘，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总量

达300公斤以上，鬣狗、羚羊、牛、犀牛和马等均见

其踪。

在水洞沟遗址第 1地点，出土了大量使用勒

瓦娄哇技术的石器。勒瓦娄哇技术是古人类制作

石器的一种技术，最早发现于法国，盛行于整个欧

洲及西亚中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20万年

到3万年左右。

该文化性质的遗址在我国非常罕见，只有 3

处，另两处分别在内蒙古和新疆，都是 2012年以

后才被发现。而这一“舶来品”早在八九十年前就

现身水洞沟遗址，从侧面印证了东西方人类之间

的交流与迁徙。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水洞沟遗址的考古

工作自此按下了“暂停键”，直至新中国成立。

1960年，我国和苏联古生物考察队联合对水

洞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这也是中国学者

第一次发掘水洞沟。

1963 年，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开拓者裴文

中，带队前来进行了又一次发掘。正是这次发掘，

考古队员首次发现了第1地点包含旧石器时代和

新石器时代两组不同的地层。

“这里不仅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还有新石器时

代文化，说明人类文明在这里是持续发展的。”李

昱龙说。

1980年，为了进一步探索水洞沟遗址第 1地

点的文化内涵，宁夏博物馆和宁夏地质局区域地

质考察队进行了联合发掘。在38天的时间里，共

发现了6700余件石制品和古生物化石标本。

2003年，水洞沟遗址迎来了陪伴它最久的朋

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高星带领着他的团队进驻

宁夏，两个研究所开启了长达20年的合作。

随后 5年，他们发掘了水洞沟遗址第 2、3、4、

5、7、8、9、12 地点。中国旧石器考古发掘的新方

法、新理念，首次得到大规模运用。

李昱龙称，这是在“摸清家底”。

2018年至 2022年，考古工作者又对第 1地点

进行了大规模系统化发掘，目前相关研究工作仍

在继续。

这一次，考古人员彻底明确了第 1地点地层

的堆积序列，从中采集了大量测年样本，出土了包

括火塘、石制品、动物化石等共计1万余件。

那些前尘往事

犬牙交错的土石，光滑平整的剖面，清理完毕

的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掩映在茂密芦苇之间。

只有一层一层不规则的“花纹”，昭示着古人

类生活的印记。

“别看这里现在荒芜，在距今 4万至 3.8万年

左右，水草可丰沛呢。”郭家龙告诉记者，据研究推

断，如今的边沟河在当时是一片古湖，水洞沟人在

这里制作石器、狩猎动物、采集植物。

水洞沟人在此生存的时候，正值全球环境变

化较冷时期。水洞沟又位于毛乌素沙地边缘，所

以有很多沙地、丘陵、草原。同时，水洞沟还处在

黄河边上，又有很多湖泊。其地势是盆地，还有很

多湿地和水塘。

环境如此多样，造就了水洞沟局部动植物资

源富集的生态条件。

“我们从遗址里发掘出很多大型哺乳动物，骨

骼都比较破碎，有工具切割的痕迹，这是人类狩猎

然后敲骨吸髓，充分食用和利用了这些动物食物

资源的结果。还有一些动物骨骼被人类作为原料

加工成工具和武器。”高星说。

在利用植物资源方面也是一样。

考古人员在地层里发现了孢粉和植物果实，

通过对现生植物观察发现，附近应该有二三十种

可食性的植物食材，水洞沟人工具上的残留物也

表明了这点。

丰富的风化岩石是远古人类制作石器的原

料，主要是白云岩、石英岩、石英砂岩。“这些材料

对他们的生存非常重要，这也是 4万年以来人类

不断在水洞沟生存演化的原因。”高星指出。

然而在距今 2万年左右末次冰期的高峰期，

水洞沟没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因为气候特别恶

劣，他们迁移到了更温暖的地区，气候转暖后又回

到了这里。

与第1地点隔路相望的是第2地点，走路只需

短短几分钟。可是在几万年前，水洞沟人花了万

年才“走完”这段距离。

第2地点的规模不像第1地点那么大，时间为

距今3.3万到2.7万年左右。从中出土的遗物的意

义不容小视。

水洞沟人在这个地方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行

为，比如说集中聚落式居住。

“这跟后期的定居还不一样，我们的证据就是

在第 2 地点还有其他地点发现有密集分布的火

塘。这表明在一定时期，人类在这里生存且具有

一定规模。”高星说，“水洞沟人的技术也在变化。”

“这一时期，他们所运用的技术是小石片技

术，这是中国本土连续进化的一种石器技术，与

100多万年前北京猿人所使用的技术一脉相承。”

李昱龙解释道，“本土延续进化的特点也标志着中

国现代人的起源。”

高星特别强调，用火在这个地方非常出彩。

水洞沟人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把一些石头

放到火里烧烤以后，石头质地结构会发生改变，然

后制作出规整锋利的石器。

“用火来改造原料是一项重要发明，后期陶器

制作、金属器物制作都是这种技术的延续。”高星

补充道，“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明技术的开端。”

技术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审美能力的提升。

第2地点的古人类已经出现了典型的现代人

的行为特征——利用鸵鸟蛋壳加工装饰品、制作

骨器、石器原料热处理等等。

两个地点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以吴新智院士

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现代人起源连续

进化附带杂交”的论断。“虽然近在咫尺，但目前并

没有发现第1地点和第2地点之间的联系，这也是

未来探究的一个方向。”李昱龙说。

第12地点的发掘，则将历史的扉页翻至了距

今1.2万至1万年。

这一时期的水洞沟人，狩猎采集行为越来越

复杂，食谱愈加丰富。除了大型哺乳类动物，小型

哺乳动物如兔子及水生动物、贝壳，也成了他们的

采集对象。

水洞沟人并非纯粹的茹毛饮血者。他们知道

将石头放在火上炙烤，再把滚烫的石头放入水中

会让水迅速升温沸腾，沸腾的水便可以用来烹煮

食物。

这是中国唯一能够证明“石煮法”被古人类应

用的遗址。而古人类获取食物的手段更加先进、

处理食物的能力更加复杂，业内称之为“广谱革

命”，即农业产生的必要条件。

考古不是“刨土豆”

年代的久远，科技的匮乏，都一度是掣肘水洞

沟遗址发掘的重要因素。

“以前受科技手段所限，德日进和桑志华在发

掘过程中主要以文物石器、动物骨骼为主，至于微

小的标本采集以及遗物的空间分布，根本无从谈

起。”带记者参观的路上，郭家龙忍不住慨叹。

1980 年 ，宁 夏 考 古 工 作 者 有 了 新 的“ 伙

伴”——各种科技手段隆重登场。随着铀烯测验

方法和碳十四测量方法被首次运用，考古工作者

第一次获得了水洞沟遗址相对科学的年代数据。

如今的水洞沟饱经风雨侵蚀，曾经的它又是

怎样一番景象呢？要想探究，必须依靠科学方法。

植物孢粉分为孢子和花粉，虽然用肉眼难以

看到，但可以保存很久。孢子和花粉的外壳非常

坚硬，既耐盐碱又耐腐蚀，在几万年的地层中形成

了孢粉化石。不同植物的孢粉有着不同形态。通

过采集植物孢粉，可以将这片土地上曾经生长过

的植物逐一铺展开来。

在第 2地点的考古研究中，考古工作者就大

量使用了植物孢粉研究技术。他们将土层从上到

下划分为47个连续的孢粉层，逐一观察发现，第2

地点在旧石器时代地貌的总体特征是荒漠草原。

当然，孢粉由于轻、小等特点，即使在这里发

现了某种植物的孢粉，并不能百分百确定它就是

“土著”，也有可能是“移民”。

步入新世纪，水洞沟遗址开启了连续性发掘

期，新理念、新方法的运用成为主旋律。

“没有无人机之前，想拍一张遗址的整体空间

分布图，要爬到很高的梯子上。想拍一张包含遗址

周围山川河流关系的大范围照片，更是难上加难。”

郭家龙说，“自从有了无人机，这些都不是事儿。”

在新一轮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不再只关注单

个文物，而是侧重厘清文物之间的空间关系，从而

描摹出水洞沟人生活的空间蓝图。

“我们发掘到的文物是不能动的，等清理出一

个平面，要进行拍照、测量、绘图，才可以将它们彻

底发掘出土。”李昱龙说。

空间分析理念像是一根引线，将水洞沟遗址

的各个文物串联起来，让散落满地的“珍珠”重新

各归其位，成为美丽的“珠串”。

于现代考古而言，最重要的是真实科学地记

录。

“不能老想着要挖出什么。这不是刨土豆，你

挖一个就装一个。”李昱龙笑着说。

全站仪被首次应用在水洞沟遗址考古当中。

它像是一台超能的摄像机，将水洞沟人生活的场

景复原。

遗迹发掘出来，利用全站仪给遗址建立一个

三维坐标系，明确每件遗物的位置及遗物之间的

相对位置。遗物的长度、倾向角、埋藏深度一一被

测量，包括是否受过流水的影响、经历过地震，都

能精准展现。

通过全站仪，考古团队建立了关于水洞沟第

2地点遗物立体分布的数据库。这对于管窥水洞

沟人的生活无疑是重要之举。

全站仪的应用对考古发掘工作来说已然是一

次跃升，数字化发掘更让它搭上了科技的快车。精

妙之处在于，以前只是单纯地用全站仪进行测量，

现在则将它与数据库、3D建模系统连接在一起。

考古发掘现场测量到的点，立刻通过电脑转

移到数据库，再辅以拍照、摄像等，一个立体的遗

址模型便做好了。并且每一次发掘所建立的三维

模型可以通过电脑整合在一起，待发掘完毕时，整

体的三维模型及遗物遗迹数据库即可呈现。

在水洞沟遗址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不断

探索、创新旧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方法，逐渐形成

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数字化发掘流程。目前，这一

工作流程也正从水洞沟走向全国。

遗憾的魅力

“有些遗址一辈子都挖不完。水洞沟发掘到

今天，我们还有遗憾。”留驻考古工地的郭家龙，戴

着一顶遮阳帽，面庞黝黑暗沉。

他与水洞沟已经朝夕相伴了10个年头，这里

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已经深深刻入了他的脑

海。

“印象最深的是清理火塘，因为火塘周围遗物

分布特别密集。”那也是郭家龙第一次在水洞沟清

理出文物，欣喜自不待言。

另外一次令他久久难以忘怀的，就是发掘出

马鹿牙齿。带有钻孔的马鹿牙齿装饰品彰显了古

人类的审美能力，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郭家龙

当时就意识到，“这可不得了”。

因为特殊的石器技术，不同时期的人群变化，

复杂的环境演化背景，水洞沟遗址成为中国北方

乃至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对解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东西方文化与人群

交流以及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课题有着重

要作用。

2021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之

际，水洞沟遗址入选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2022年，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

单。

正如郭家龙所说，遗憾也是一种魅力，水洞沟

仍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世人探索。

旧石器时代人类流动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

迁居式，另一种是后勤式。迁居式就是不断搬迁，

在某一地点短期居住，与游牧民族的营地相似；后

勤式则是古人类建立较大的“后勤大本营”，虽然

去往不同地方狩猎采集，会建立小的营地，但终会

回来。

“在第1地点发现了古人类生活的聚落，但并

不足以说明他们在此定居。水洞沟人是何种流动

方式，仍是考古学界的重要课题。”李昱龙说。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尚未发现古人类化

石。

早些时候，虽然在第 1地点修路的过程中发

现过一块人的头骨片，但不是正式发掘出来的。

由于脱层，它的时代不是很清楚，而且骨骼较小，

不能对其形态进行研究，对遗传信息很好地提取

分析。

“未来，假如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地层里找到人

类化石，那么水洞沟人到底是本土人，还是有一定

混血或者是有外来人群的迁徙共同演化成我们今

天的人类，应该会有眉目。”高星的语气柔和而坚

定，“我们肯定会继续发掘研究。”

水洞沟遗址不仅是考古研究的宝地，更是一

个野外的“课堂”，包括郭家龙、李昱龙在内的年轻

人都从这个“课堂”走出。

自2003年开始，水洞沟遗址考古队就注重对

旧石器考古研究专业人才的培养。当年进驻的队

伍，除钟侃和王惠民两位年龄较长的专家外，其他

均为青年科研人员和学生。

这一工作模式也使得水洞沟遗址继周口店遗

址后，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个人才培

养基地。从水洞沟走出的新一代学子，许多已经

成长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中坚力量。

在第 2地点，郭家龙正在指导工作队对一些

沟隘的边边角角进行抢救性发掘。他透露，目前

水洞沟考古发掘的面积非常有限，地点也非常有

限。

这恰好与高星所言相吻合。“一方面是力量有

限，这种精耕细作的发掘，进展非常缓慢，假如发

掘面积很大，根本做不过来；另一方面就是要把更

多遗产保存下来，留给后代学者，因为到那个时

候，他们会有更好的科技手段和研究能力。”

“留下大量空间，也是为未来的发掘研究奠定

基础。”高星说。

几万年来，风吹过又走，雨下过又停。读懂水

洞沟，中国考古人在努力，剩下的交给时间。

他们从旧石器时代走来他们从旧石器时代走来——

44万年前万年前，，水洞沟人是怎么生活的水洞沟人是怎么生活的

第1地点出土的石叶。

第2地点出土的鸵鸟蛋壳装饰品。

第12地点出土的动物骨骼。

第12地点出土的细石叶。

第12地点出土的热处理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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